
■赵丽宏近照

今年的“上海之春”尤为令人
期待，在3月20日开幕演出《复兴
的大地》中，赵丽宏担任诗词创作，
由八首诗歌谱写的交响合唱组合
而成。
赵丽宏是我的学长。我认识他

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他还是一以贯
之地儒雅、真诚、厚道、睿智。
“有时你很淡/淡如透明的流

水/从污浊中缓慢流过/你使我看见
世界上，还有水晶般洁净的心地/

哦，哪怕你凝缩成/一次紧紧的握
手/一声轻轻的保重/一首短短的小
诗……”这首《友谊》五十多年过去
了，还常常有人在各种场合朗诵。
就像同样写于那个年代的《江芦的
咏叹》，由焦晃等艺术家，多次朗诵
表演。正如欧阳江河说的：“赵丽宏
先生可以一直不停地写作，在于他
语言的平实，不玩花活。他忠实于
自己，反而可以把写作写到深处。”

厚道、真诚的学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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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淡泊的诗人2

3 睿智、童心的创作者

赵丽宏是诗人，也是散文

家。我觉得他的诗与散文同源而

相得益彰。这不仅是其创作起

源，还在于其取得的创作成就。

说是同源，我私以为都源于

他崇明岛上插队的岁月。藉此可

以说，崇明岛是成就他诗人与作

家的摇篮。其实，从生命意义上

来说，那也是他的根。因为那里

还有他的老家旧宅，还有同族的

亲人。他最早的散文，和诗歌一

样，也是从崇明岛的土壤里汲取

了营养。诗与散文以其不同的体

裁，实现了互补，抒写着发生在那

里的事。如果说诗像音乐一样，

抒写了关于苦难、迷惘、奋斗、命

运等主题；那么散文则像雕塑，具

体地矗立起，个体与群体跟自然

搏斗、命运搏斗的形象。《岛人笔

记》中的许多篇什，正是这样的写

照。《队长》中的那个倔强、耿直、

公正又善良的矮脚队长；《元狗》

中的那个憨厚木讷力大无穷、死

命扛住千斤重的粪车、善良老实

的元狗阿哥；那个美丽却不能掌

握自己命运的鹃鹃；那个在小木

屋里，守着灯塔一辈子的孤独老

人。这些故事，从赵丽宏温婉优

美的笔底流淌出来，充满了人文

关怀。

这是他创作的底色与情怀。

他写了许多散文，涉及的题材广

泛。古今中外，上天入地；大及宇

宙星空，小至虫兽花鸟；生命的主

题，灵魂的拷问。这么宽泛的题

材，宏博的创作，都体现着作者的

善良、睿智。而这一切，都可以从

他故乡崇明岛的土壤里找到注

脚。从数量上说，据不完全统计，

他出过十八本诗集，而散文集却

有四五十多本，可谓著作等身。

如此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如此丰

赡的创作成就，一般的作家难以

企及。

近十年来，他开辟了新的领

域——儿童文学的创作。他的儿

童长篇小说有《童年河》《渔童》《黑

木头》《树孩》《白雪公主逃亡记》

《灰天鹅的奇迹》《树上的卡拉斯》

等，都广受欢迎，印数在一百余万

至几十万不等。作品从孩子的视

角，反映了不同的主题。我以为，

他的小说与诗歌散文虽体裁不同，

表达的形式不同，却有着内在的相

通之处，那就是搏动着一颗追求善

良、美好的赤子之心。从中也能体

会出赵丽宏对美好的向往，对作品

中人物的种种不如意的悲悯。从

而给人以对美好的追求。

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

坎坷，而文学作品应该给人以美

好与向往。童心永驻，诗人不

老！诗心俱与人品长……

我们能够成为校友，得感谢邓公当年

的力挽狂澜。我发表第一篇诗，出版第一

本散文集，都离不开赵丽宏，我的老赵。

我一九七八年秋天跨入华师大校园，

成为中文系的学生。七七级中文系有赵丽

宏、孙颙、王小鹰。我在《朝霞》（抑或是《上

海文艺》）还有在两报的副刊上，读过他们

的诗文。

那时的大学校园，文艺气息浓厚。每个

系、年级都有黑板报。不要说刊登的诗文，

即便是粉笔字和插图，水准都相当高。还有

文学社团，七七级的“草木社”，七八级的“春

泥社”。在这氛围的熏陶下，忽然我也涂起

了诗来，日就月将也写了一些。某一天突发

呆想，何不给赵丽宏看看？

当时，赵丽宏与另外几位七七级学生，

已是学校的名人。去上课路上，同学们指

着说：那个就是赵丽宏。他与我同住第一

宿舍。但我胆子小，不敢贸然去找。其实，

主要是怕自己涂的所谓的诗，入不得法眼，

遭人笑话。于是就观察他在哪个教室自

修，如是再三，不敢稍动。终于有一天，留

意他去文史楼213教室，于是跟进，坐在他

后面隔一个位子，装着看书。他看书间隙

如厕，进来时见我看着他。就朝我笑笑。

等他坐定，我上前介绍自己，并将几张纸塞

给他。他看，我坐对面，于心惴惴。过一会

儿，看着我说，写得蛮好，还应注意哪些方

面问题。我知道，说蛮好是鼓励，自此信心

倍增。以后，在校园内碰到，即便他与同学

交谈着，目光相遇，他总是点头笑笑。后

来，这样的请教有三五回。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诗歌的年代。喜

欢诗歌的，在课余时间，常写诗、谈诗。于

是认识了宋琳、张黎明、徐芳等。我们以诗

歌的名义在校园内聚会：在丽娃河畔朗诵，

在夏雨岛上跳交谊舞，出后门去枣阳路上

喝小酒。我班的刘新华建议，你们何不搞

个诗社呢？于是就筹备夏雨诗社，我也是

其中的参与者。一天课间，宋琳找我说，我

们请赵丽宏做顾问吧！我说那好。那时，

赵丽宏刚毕业，在《萌芽》当编辑。宋琳说

不认识赵丽宏。其实这不认识是指没接触

过。他说你认识的，你见面怎么称呼的？

我说没称呼。因为叫他赵丽宏，显然不妥，

他是学长，而且是有名诗人；称呼他老师，

其实他还是学生，如此显得假，他也未必舒

服。宋琳说就叫老赵吧！从此。“老赵”叫

到现在。

他给了夏雨诗社很多支持，给《夏雨

岛》诗刊作指导，参加“希望诗会”等活动并

担任评委。

记得毕业前，我从华师大去中山公园，

他来学校，正巧在凯旋路铁路桥上遇见。他

问我毕业分配在哪里？我告诉

他这一届有个政策，郊区来的一

律回郊区。沉默片刻后他说：对

于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来说，这未

必是件坏事。我想他这么说，一

定与他当年崇明插队落户，去宜

兴做木匠的经历有关。他的创

作，总能找到当年的影子。写作

需要生活，而这就是生活！

在以后的日子里，始终记着

老赵的那句话。从此，差不多二

十五六年，我们没有联系。只是

看到关于他的消息，和他出的一

本本书。那年，奉贤图书馆新馆

开张，得知他是剪彩嘉宾，我向

朋友要了联系方式。深夜，接通

电话，依然是那个温婉而熟悉的

声音。报了名字后，他第一句话

就是：你这些年怎么没一点消

息？我心里一热。

那天仪式后我们见面。之

后，我去他作协办公室，把累年

的散文打印后给他。之前我发

过几篇给他。他说，我看了你

的散文，证明我那天的判断是

正确的：你没变，还是那么沉

静，没被尘嚣吞没。2009年过

了正月半，我联系他问写序的

事，他说在北京开政协会议。

他说你别急，那稿子我带着，在

看。他说你写农村的人和事，

接地气而令人感动。要为我认

真写一篇序。我心头一热。他

这么忙还带着我的习作，真是

过意不去：他，永远是那个老

赵！厚道，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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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宏年轻时作为诗人登上

文坛。五十多年诗作长盛不衰，佳

作连连，可谓创作生命力之旺盛。

当年在校园内，他的诗作一经

发表，皆为大学生传诵。在考上大

学前，他在崇明岛插队落户。到农

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的十年，成了“老三届”的共

同记忆。艰苦的条件，繁重的劳

动，困顿的生活，考验历练了他；地

大物博，贫穷落后的现实，震撼了

他的心灵，引起了沉重的思考。

崇明岛上的岁月，成了赵丽宏

写诗的原动力。他早期的诗歌中

都能找到这段经历的影子。“我发

现自己快成了哑巴，因为我不知道

说什么话。心灵的门关得那么紧，

乡风只能在门外喧哗”（《哑巴》

1970年）很明显，那是特殊年代，诗

人不敢说真话，又不屑说假话的苦

闷写照。而诗人并不因之而消沉，

“我要燃起熊熊的火，在那迷惘而

昏暗的夜间。没有木柴，可以拆下

船板，哪怕，让整个小船化作一团

烈焰。倘若当时还有清醒的眼睛，

就一定能发现我心中的呼唤。”

（《火光》1970年冬）从中，我们能

感知诗人那颗坚强不屈的心。生

命的小船在人生的涌浪中前行，遇

到困难险阻，不惜拆掉船板，也要

点燃希望之火炬。《友谊》写于

1971年，最早知道这首诗，是在赵

丽宏的一次创作谈讲座上。那时，

他作为高年级的学长作讲座，那天

他诵读、讲解了好几首诗，而这首

《友谊》深深打动了我。“有时你真

像/寒风里萧瑟的芦苇/叶枯根焦/

茕茕孑立/几乎失却生命的颜色/

然而在泥土下/有冻不死的芦苇/

有割不断的根须/真的/即便在最

寒冷的夜里/我也能感受到，你的

温暖深沉的注视。”那是他在困顿

中感悟出的友谊。

他的诗，即便后来融入对现

实、未来、自然、生命的思考、探

索。例如他的诗集《疼痛》与《天

空》，一直保持着他的风格——知

性、淡泊、隽永。知性，源自于对生

活的洞察，对中外文化、传统文化

的积累与融化；淡泊，是体现在诗

歌的风格上的一种冲淡、温婉的美

学意义；而隽永，则是来自以上两种

特点，而产生的回味无穷的美感享

受。赵丽宏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着特

殊的爱好与研究。他的两册《玉屑

集》，正是这一点最好的注脚。《玉屑

集》曾在新民晚报“夜光杯”连续登

载了两年。他对音乐、绘画、雕塑、

建筑、书法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就拿音乐来说，他对西方音乐情有

独钟。记得大学时，他曾做过讲座，

谈了好些音乐大家对他的影响。其

中重点讲了印象主义大师德彪西的

作品，以及对他的代表作《牧神午

后》《大海》的理解。诗与音乐应该

是最贴近心灵的艺术。这一些，都

为赵丽宏的诗作提供了养分，插上

了翅膀。正如陈世旭在谈赵丽宏诗

时说的：“他的写作继承了古典文学

中最具艺术价值的传统，同时又兼

容了时代的敏感话题，形成了鲜明

的个人风格。读赵丽宏的作品，最

突出的感受就是典雅与深邃。在

纷繁驳杂的当代诗坛，赵丽宏的诗

是一股不折不挠的清流。”

赵丽宏写诗五十多年，作品蔚

为大观。最新的诗集《疼痛》与《变

形》保持了他的风格，但在对人生、

命运的主题上，拓展了广度，开掘了

深度。《疼痛》一经问世就广受好评，

更受国外读者的喜爱，译成了十多

种文字，广为流传。这在现当代文

学中并不多见。世界著名诗人阿多

尼斯曾如此评价《疼痛》：“疼痛超越

了身体的界限，而涵盖了思想和灵

魂。它是字面的，又是意义的。”赵

丽宏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在

国际上多次获大奖，正是基于他坚

持自己的风格，体现真、善、美，从而

获得广泛的喜爱。


